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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有媒体就“免疫
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进行报
道。这个消息引发全球哗然。
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不仅是不
安全的，也是有悖伦理的，其
中一些人甚至谴责这项研究
为“人体试验”。国家卫健委当
日回应，“立即要求广东省卫
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
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
原则，要依法依规处理，并及
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这个回应不可谓不及时，
但是也很难平复舆论担忧。由

此回应不难看出，把基因编辑
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的“历史
性突破”是游离在相关部门的监
管之外的。如果不是当事人贺建
奎主动爆料，国家卫健委应该还
蒙在鼓里，不知道“基因编辑婴
儿”已经“横空出世”。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当这
个消息引发公众热议时，各关
联方都在撇清与贺建奎及其
团队的关系。南方科技大学表
示，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
教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
所在生物系报告。深圳卫计委
医学伦理委员会表示，此前并
未收到这个项目的伦理审查
报备。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表
示，网上流传的“医学伦理审

查委员会申请书”怀疑为伪
造，已经报案。事关人的生命
与健康的一项技术突破竟然
搞得如此扑朔迷离。无论贺建
奎的试验初衷是怎样的用心
良苦，基因编辑技术又是如何
的安全，“基因编辑婴儿”项目
都不能绕过相关法律法规和
学术伦理的审查。否则，任性
妄为的科学试验有可能给人
类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

现在既需要对“基因编辑
婴儿”调查核实，也要反思伦
理审查报备制度缺陷。长期以
来，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绝大多
数是在国有科研机构和高校
中进行研究，他们依靠行政力
量配置资源，所从事的研究项

目在监管部门看来都是可控
的。科研工作者如果不先行报
备，就得不到必需的资源，也
很难做到“先上马再说”。但
是，“基因编辑婴儿”的项目证
明，贺建奎已经游离在主流的
科研体制之外，与之相关的报
备审查也形同虚设了。贺建奎
之所以主动停薪留职，是因为
跳出高校搞这种比较前沿的
研究，不仅少了许多约束，还
会得到社会资本的更多支持。
目前，贺建奎名下已经拥有多
家企业股权。生命科学每往前
迈出一步，都会趟出一个巨大
的市场，贺建奎置伦理审查于
不顾，急切地宣布“基因编辑
婴儿”技术取得成功，未必都

是出于对科研的痴迷，背后或
许还有利益的驱动。

现在，“基因编辑婴儿”是
真是假还有待于监管部门的
进一步调查。这个事件的结局
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糟糕。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个
事件中警醒，防止一些不理智
的科研人员为了名或者利，肆
意踩踏科研伦理和道德的“红
线”。这就要求对现行的伦理
审查报备制度加以完善，不能
再坐等科研人员“自爆”成果，

“生米做成熟饭”之后再调查
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必须更加
主动地介入到那些涉及生命
伦理乃至人类安危的前沿研
究项目中。

伦理审查不能坐等科研人员“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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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喘息服务”有风向标意义

□毛建国

日前，北京市丰台区老龄
办在全区贴出公告，开展“喘息
服务”试点。试点期间，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长期照
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成员
每月放4天假，有需要服务的家
庭即日起可到居委会提出申
请。这是北京市首个由政府买
单并开展相关服务的城区。

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
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 . 41亿人，
占总人口的17 . 3%（国际标准占
比为7%）。预计到2050年前后，
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4 . 9%。这意
味着，2012年，五个人养一个老
人；2030年，两个人养一个老
人；到2050年，一个人就得养一
个老人。调查表明，中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收
入水平总体不高，全民对老龄
社会准备不足。

应对老龄社会，离不开有
效的服务供给。失能、失智老人
的养老问题，一般在家解决，也
就是留在家里，由家庭成员悉
心照料。照顾失能、失智老人，

不是一件轻松事情，没有超强
的爱心和耐心，很难做得到、做
得好、做得持久。生活中有不少
这样的家庭，其中一些“幸运
儿”得到媒体关注，被当作好人
好事报道，赢得了类似“好儿
子”“好儿媳”的褒誉。制度层面
的奖励，一般以精神为主，而且
不具有普遍性。

现在不同了，“喘息服务”
已经来了。政府出资向专业机
构购买服务，为长期照料老人
的子女们创造4天的“喘息”时
间。早在几年前，北京就提出探
索“喘息服务”，也就是每年给
久病床前的孝子放上几天假。

想法虽好，但一直未见详细政
策出台，尤其是照顾者放假期
间，照料老人的费用到底由家
庭负担还是政府支持，更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随着本月初北
京市民政局发文，明确费用由
政府买单，“喘息服务”也从纸
上走了下来。

应对老龄社会挑战，需要
发挥“三双手”的作用。一双是
政府有形之手，通过公共服务
的形式，提供更多普惠化的养
老服务；一双是市场无形之手，
推动更多社会资源进入养老领
域，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提高养
老服务质量；还有一双是市民

善良之手，弘扬传统美德，提升
社会文明，深入发挥家庭在养
老中的作用。政府有形之手，市
场无形之手，市民善良之手，这

“三双手”是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的关系。政府买单“喘息服
务”，其实就是对善良之手的引
导和鼓励。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也未必在乎一个月四天的补
贴，关键是从中感受到了社会
温情，从而产生了一种“德不
孤，必有邻”的道德温暖。这对
于弘扬传统美德，也有着风向
标意义。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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